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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搬了新房， 在新房子的东边有一窄溜的空
地，是当初哥哥盖房子打地基时多垫出来的。

这块空地并不规整，呈“L”字形，长边有七八米
长，二米来宽；短边有四米来宽，六米多长，靠外的一
边都是一个三米多宽的斜坡。 地块虽不大，算是一个
不小的空地，成了母亲朝夕忙碌的菜园。

母亲一辈子忙习惯了，一天到晚闲不下来；又操
务了一辈子的土地，更是看不得土地白白地浪费。 搬
新房时，尽管她已近八旬，但看着房子边缘的空地，
立马动了一番心思。 剜地，母亲自然是剜不动，让哥
嫂代劳把地翻一遍，自己忙前忙后地捡拾草根，平整
土地，最后竟然把一块小小的边角地、斜坡地，收拾
整理出来一个长畦，四个短畦及斜坡地的小菜园。

菜园有了，母亲心里早已有了新盘算。 先是在长
畦里种上了西红柿、黄瓜、豆角这些需要搭架子的蔬
菜， 又在四个短畦里撒上了菠菜、 生菜和小葱的种
子。 那一片斜坡地，更是套种了茄子，撒上了南瓜和
西葫芦种子，就连那几道田埂上，也是见缝插针，种
了二十来株红薯苗。 芫荽，因为全家人爱吃，自然也
不会忘， 在两斜坡的交叉处种上了半个床铺大小的
芫荽。

有了这片菜地，母亲可就有事做了。 那段时间，
饭前饭后，母亲不是在小菜园里拔草，就是忙着给小
菜园的边缘培土， 动辄还让哥嫂挑一些农家肥浇灌
到菜地里。 可以说，母亲经营的小菜园，你看不到一
个大土块，也看不到其他杂乱。 有时候母亲实在没有
什么事干，会搬一个小椅子，坐在菜地旁边，像看护
幼崽，满脸都是幸福的神色。

俗话说，有苗不愁长。 不几天，小菜畦里都郁郁
葱葱，长出绿油油的嫩苗。 尤其是那菠菜畦、芫荽坡、
生菜地，更是由浅绿变为深绿，一天一个变化。 那片
斜坡地里种的南瓜、 西葫芦先是顶着两瓣叶片钻出
来，然后便逐渐长出藤蔓，进而长出叶子，在坡地四
处延伸开来。 茄子苗更是紫中裹绿， 一天天长高长

大。 那条长菜畦里的西红柿、豆角、黄瓜，更是顺着早
已搭好的支架在努力地向上攀爬。

春夏之际雨水多。 一场及时雨飘来，小菜园里
一片生机勃勃。开着紫花的像小棒槌似的油光闪亮
的茄子，头顶开着黄花，浑身长满小刺翠绿的黄瓜，
铺盖在斜坡地上开着或深或浅黄色喇叭花的西红
柿、南瓜、西葫芦，以及开着细碎的白色加粉的豆角
花，那一畦畦碧绿的生菜、菠菜，被淅淅沥沥雨水滋
润后更是将晶莹剔透、翠绿欲滴演绎到了极致。

一滴滴雨水或顺着绿色的叶子，顺着或碧绿或
紫色或青中裹红的果实，滚落到了菜地间的泥水中，
溅起了小涟漪。 原来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边缘地、斜坡
地，此时变成了五彩斑斓绿意盎然的菜园。

人勤地不懒。 菜园不大，母亲的细心经营，收获
却不少。 西红柿每天能摘它七八个来，紫茄一天一个
样，摘三五个没问题。 长满嫩刺的黄瓜在衣裤上擦两
擦，张口送到嘴里，脆香脆香。 还有那像小辫一样的
豆角，更是一天一大把。 斜坡地上，一个个长长的嫩
南瓜、胳膊粗细的西葫芦，还有一畦畦碧绿鲜嫩的叶
子菜，更是让家里的菜品每天都不重样。

自己吃，吃不完的。 左邻右舍看见了，眼馋馋的，
路过地边，母亲会顺手拧几颗生菜，摘几个西葫芦或
茄子让邻居带走。 有时母亲不在，他们会先拔几棵青
菜，剜几株芫荽就走。回头碰见，老远会叫着母亲:“三
婶， 那天您不在， 在地里拔了几根葱， 掐了一把芫
荽。 ”母亲笑着说:“掐吧！ 掐吧！ 反正吃不完。 ”不过
这些邻里， 自家种有啥菜， 会隔三岔五地给母亲送
来，“这菜您的地里没有，我给您送来。 ”母亲一连声
地谢呈对方。

因为是自家的菜园， 自然可以随时都能吃到鲜
嫩的蔬菜。 母亲在世时，每次回去，喜欢吃酸面条，是
老家喜欢的一种面食。 母亲把面擀好后，转身到菜地
拔它七八棵鲜嫩的菠菜， 顺手揪掉菜根， 用水冲几
遍，便扔进了锅里。 那泛着麦香的面，那冒出鲜嫩的

菜，还有那芫荽小葱用酱油醋及香油调的酸面条，回
想起来让人口水欲涎。

妻第一次跟我到老家，吃的饭是酸面条，是母亲
到菜园顺手揪了一把青菜。 农村的饭碗本来大一些，
妻吃完一碗后，竟然还想吃，说刚拔的蔬菜鲜嫩，好
吃。 我怀疑地问，真的还要吃，妻子点点头，母亲赶忙
又下地。 到晚上，妻子直喊着快吃撑死了。

我们不但吃， 回城时母亲还非要让我们带一些
回来。 过去没买车，临走时，母亲早早摘好了一些老
南瓜让我带。 可我如此远的行程，背南瓜回城无疑是
掮石头进山，可看到母亲那两眼期盼的神情，硬是把
那老南瓜扛到了城里家中。 后来买车了，每次回来，
母亲更会早早地准备好一些蔬菜，往车里装，不带都
不行。

母亲 99 岁生日时，我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 饭
后，扶着母亲站在菜地边，母亲拉着我的手，告诉我：
“下次回来，可以吃到咱家的西红柿和黄瓜。 ”当我再
回去时，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嫂嫂对我说：“上次你走
后，咱妈还催我，该撒西红柿籽了，该撒黄瓜籽了。 ”
瞬间，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知道，以后再也吃
不到母亲种下的黄瓜、西红柿了。

母亲不在了， 但菜园还在， 嫂嫂成了菜园新主
人。 母亲的菜园，像千万个母亲的菜园一样，蕴藏着
老百姓最踏实的幸福， 也包含着一个游子对故乡浓
浓的乡愁。 每每站在母亲曾种过的那片菜园前，望着
新盖起的房子，新修的街道，思考着老百姓一年四季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不由得思绪万千。 也许
在母亲心里，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心里才会踏实，生
活才会惬意。

母亲的菜园 ， 早已经因街道的改造而消失多
年，但菜园里那各种各样的蔬菜，那满眼的绿色，那
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却越来越成了心中最向往的
地方，成了驱走生活中的疲惫 ，治愈生活中困惑的
良方。

岁月演变与生命万象之重， 任何文字和语言都难以穷
尽。 斑斓、冷暖与善变的大千世界，以文学的方式呈现，这是
所有作家终极追求。

我天生是个卑微而勤奋之人，以至于几十年来，几乎不
写文章评价他人作品， 很少在任何媒体发表关于创作谈，一
言蔽之，理论修养尚不足。

突然需要写一篇关于个人创作的随想， 既受宠若惊，又
诚惶诚恐。梳理、回望自己几十年业余文学创作生涯，确实乏
善可陈。

年轻时因为一个作家梦，写得执着又疯狂，体能已被提
前透支。年过花甲后，生活日趋平淡、无趣。却经常在想，当一
个人喜欢一件事钻进了牛角尖， 甚至浸淫到骨子里酷爱，大
概也无可救药。 我必将与这些分行的文字纠缠一生，这就是
我的宿命，更是无悔的人生抉择。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至今，已在文学这条孤寂而贫
乏的小道上奔波 40 余载， 至今未入大道， 亦未显微弱之气
象。 愚者终不能悟，让人贻笑大方。

年少时的张狂和不羁，随着时光更迭、风走云飞，慢慢黯
淡下来。

随着人生阅历递增和生命体验日渐丰沛，阅读、写作和
生活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年轻时我喜欢泰戈尔、普希金、拜
伦、让·尼古拉·阿尔图尔·兰波、艾略特、雪莱等诗人，更偏爱
徐志摩、闻一多、郭小川、贺敬之、顾城、舒婷、北岛、海子等国
内诗人的作品。尤其喜欢他们作品中天马行空的浪漫和刻骨
铭心的爱恨，经常深陷于他们卓然不群的优美意境和诗句中
不能自已。 闲暇时，也痴爱铁凝、张贤亮、何立伟、迟子建、阿
城、贾平凹等作家的小说，小说家们对社会、人性的深刻洞察力让我惊讶、叹息且自
卑。事实上，他们小说里的好多句子就是优美的诗句。中年后，我更喜欢读《道德经》
《山海经》《中国通史》《史记》《四书》等和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的《呐喊》《屈原》《今
生今世》等一些读本，这些有效和海量的阅读，显然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知识海
洋的窗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多少年来，在创作上，我始终保持着一种
节奏紧迫与心理平和叠加的状态。向缪斯女神靠近，在生活中发现灵感的源泉与心
灵的召唤。

我创作之路， 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练习阶段、 提升阶段和自由阶段。 从
1982 年到 2000 年，是我的创作练习阶段，那时年轻，身体好，热情高，创作有很大
的模仿性和盲目性。 经常是白天工作，夜晚读书、创作，甚至通宵达旦。 这一阶段总
结起来，就是广种薄收，加之那时电脑尚未普及，稿件手写手抄，异常艰难，相信同
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1985 年，我的诗歌终于登上了安徽省文联的《诗歌报》和甘
肃省文联的《飞天》，用文友的话就是: 东进中原，西出阳关，放飞诗歌的卫星。

2000 年后至 2012 年，是我的创作提升阶段。 这一阶段因电脑普及而“触网”，创
作、交流的空间无限拓展，诗歌创作也进入了稳定顺畅期，这期间，我在报刊和网上发
表了大量诗歌作品，担任许多诗歌论坛版主，获得了诸如《诗选刊》《星星》《绿风》《岁
月》《中国诗歌流派网》等 8 个论坛的“年度诗人”。 自然，也结交无数的诗人朋友。

古人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2013 年后，堪称我创作的自由阶段，这时我
的个性化创作风格形成。加上我因退居二线并迁居安康，既有了大把大把的业余时
间， 又有了相对的创作自由， 加上一些编辑老师和诗友们的期待和陌生的生存环
境，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我先后斩获了首届中国·天津诗歌节唯一头奖和
陕西文学诗歌奖、“五个一工程奖”、《荷花奖》、杜甫诗歌奖、李白诗歌奖、杜牧诗歌
奖、海子诗歌奖、鲁黎诗歌奖、紫荆花诗歌奖(香港)、《星星》散文诗奖、第二届国际
大雅风文学奖（加拿大）等国内外 260 多个奖项。获首届“全国十佳网络诗人”，中国
诗歌学会百优会员，“中国新诗百年”全球最具活力华语诗人等称号。 这期间，我连
年都在报刊发表作品千件以上， 目前我的作品已在国内 190 余家公开期刊发表。
200 余件作品被英译在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地发表。 500 余件作品被选入国内外
220 余种选本，挤进了中省作协大门。

写作如面壁，时间愈久愈孤独。 思想的高度，开掘的深度，创造的难度。 这个文
学作品评判标准，让创作者肩负千钧。

有些时候，创作如挖土豆，你只有刨开泥土，才会发现真正的智慧就在下面。亦
同种南瓜，当你耐心地拨开叶子，才会获得意外惊喜。向日葵因为追赶阳光，所以它
因前方光明而内心温暖，树木高枝上的果子最甜，因为它最早接受雨露和阳光。

一览无余的平川不算风景， 丘陵起伏的文章方为上品。 独创性是文学的生命
力，辩识度如同作家身上的胎记。

诗歌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它把生活中一些个体的发现与思考，经过创造用
语言呈现出来，因此说，诗歌是含蓄的，它既讲究语言的张力和弹性，又注重使用意
象和画面，更有自己的语言、节奏、建筑和音韵之美。

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是诗歌飞翔的翅膀，博杂的知识是诗歌大厦的筋骨，思想是
诗歌之树卓然而立的灵魂。

我曾在诗歌《远方》中写道：走了一辈子路/最终丢失了终点/如大象身后的墓
穴/路径诡秘/从视野走失的人/身后还有几片羽毛//视野里的蓝/被一驾马车带走
了/那位朝圣的僧人和骆驼/渴死在西去的路上//乌鸦神父一样/站在天上/它在为
谁祈祷//远方/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远方像一盏灯，时刻悬在我头上。
散步是身体的行走，阅读是文字的行走，交流是语言的行走，构思是内心的行

走，朗诵是精神的行走，创作是灵魂的行走。
曾记得，无数个寂寞的深夜，我一个人孤灯独影，在文化苦旅上苦苦求索。在从物

资匮乏向精神丰沛目标顽强掘进的路上，我仿佛听到了身上骨头断裂的咯哒声响。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代开太平。 这是文学创

作的最高境界，也是我的终极目标。
诗歌如一把锋利的刀子，剖开生活断面，让真相裸露出来。 然后把汉字排成陡

峭的落差，呈现道义、良心和人性。 这是我的诗歌观。
一位诗人，既是时代的歌者，更应该是人民的歌者。
我每天都在朝圣诗歌的路上，不停地跋涉向前行进。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犹如春雷响彻中国文坛，那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
的历史之问至今仍叩击着每一位作家的心灵。 安康
作家群———这支由基层写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如
同秦巴山间的一堆篝火，越烧越旺。 步入新时代，我
们依然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支队伍的存在状态， 探究
其面临困境的根源，并思考突围的路径。

现象：秦巴汉水的文学星群

安康作家群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现象。
他们是散落在秦巴山间的星辰， 各自闪烁。 粗略统
计，安康市现有省作协会员 158 人，中国作协会员 24
人，每年公开出版文学作品 10 部左右，在各类文学
期刊发表作品千件以上。

散文作家队伍尤其庞大和活跃， 陈长吟、 陈良
学、刘云、邢世嘉、黄开林、李焕龙、犁航、胡树勇、赵
攀强、吴昌勇、杜文涛、张朝林、李永明等，作品灿若
星河。

诗歌作家队伍也不逊色，陈敏、姜华、李小洛、周
长圆、蒋典军、鲁绪刚、钟长江、白公智、陈平军、白怀
岗等，其作品代表了安康诗歌的一流水平。

报告文学作家队伍虽然人数较少， 但是也有一
些作品曾在全国或全省引起较大反响， 如曾德强的
《中国之痛》《脚上有路》， 杜文娟的 《祥瑞草原》《守
边》，李春芝的《丰碑》等，温暖了无数读者的心灵。

戏剧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继老一辈刘志杰的《马
大怪传奇》《枇杷村里镇长哥》、刘继鹏的《板桥轶事》
《茶山情》、邹尚恒的《莲花台》《半云榜 》、孙远秀的
《连心桥》之后，年轻的杨军以《“村官”巧断家务事》
《一个母亲的遗言》、张浩以《激战牛蹄岭》《你爹是你
爹》等作品闪耀文坛。

长篇小说过去一直是安康文学创作的弱项和
短板，除了杜光辉的《大车帮》、李春平的《步步高》、
“盐道三部曲 ”，张虹的 《出口 》等少数作家的作品
外，鲜见大作。 近六七年则出现井喷现象，长篇小说
创作硕果累累，尤以旬阳市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最为
突出。 李茂询的《西域英雄传》、孙扬的《兴安踪影》
《黑山虹》、王晓云的《魔芋姐姐》、杨才琎、马伯友的
《蜀河口》、李思纯的《蚕门》、刘培英的《高高山上一
树槐》、陈德智的《乡约》、好记的《心结》、吴世君的
《天汉茶商》、愚公的“中医三部曲”、陈和强的《伎陵
城》、丁天的《汉城风云》、梁玲的《佟家大院的女人
们》、夏崇庆的《不平静的乡村》、陈海钵的 《汉水游
女》、刘桂宪的《炉火时代》、程根子的《石榴花》等长
篇小说的公开出版，标志着安康小说作家队伍的强
势崛起，璀璨了安康文学星河 ，把安康文学史推向
了一个新阶段。

表面看来， 安康作家群是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学
队伍，成绩骄人，但深入观察，便会发现一些值得反
思和注意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题材趋同。 观察近些年安康作家的
作品集，汉水、秦岭、茶山、古镇成为反复出现的意
象，民歌、方言、巫术多为其叙事背景。 地域特色本是
优势，但当所有作家都在同一口井中汲水时，就难免
导致审美疲劳。 莫言描绘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眼中
的商州，其所以能成为文学地标，不仅因为作家描写
了地域风貌， 而且因为作品透过地域表达了人类共
通的情感与困境。 反观安康文学， 许多作品停留在
“谁不说俺家乡好”的风情展示层面，缺乏对地域文
化的深度开掘与现代性转化。

其次是影响力式微。 除少数作家在省内、国内有
一定知名度外， 大部分安康作家的作品传播范围局
限于本市，难以突破地域边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在

以网络化、 新媒体化文学新变的今天，“酒好不怕巷
子深”的传统观念逐渐式微。 一部作品若无法进入更
广阔的传播渠道与评价体系， 其文学价值与社会意
义都将大打折扣。 安康作家群面临的不是创作能力
的绝对不足，而是如何让已有作品被看见、被讨论、
被铭记的传播困境。

溯源：多重困境的历史成因

安康作家群的发展困境， 是历史与现实多重因
素交织的结果。 追溯根源，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
的钥匙。

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首当其冲。 秦岭屏障，汉水环
绕，这种地理格局在保护地域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
造成了信息与观念的相对闭塞。 虽然现在的安康曾
是陕西省除西安之外的第二大交通枢纽， 但在文学
上与大都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
离， 文学交流受到局限， 许多作家满足于地方性认
可，缺乏冲击更高文学平台的野心与路径。 作家们长
期在同一文化氛围中相互影响， 容易形成趋同的审
美趣味与表达方式，创新与突破变得十分困难。

经济基础的制约不可忽视。 作为欠发达地区，安
康难以像大城市那样为作家提供丰厚的稿酬、 资助
和职业机会。 基层作家大多有正式职业，文学创作只
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 某些可能成为中流砥柱的中
青年作家，或因生计所迫忍痛割爱，或因创作瓶颈陷
入沉寂。 鲁迅文学奖得主、商洛籍作家陈仓曾坦言：
“在老家写作时，最头疼的是如何平衡生计与创作。 ”
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压力， 使许多有潜质的作家在
创作黄金期不得不为稻粱谋， 无法全身心投入文学
事业。 经济基础也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开展，缺乏资金
支持的采风、研讨、培训等活动，难以产生实质性效
果。 年逾八旬作家李茂询久久为功的四卷本长篇小
说《西域英雄传》，描写张骞及其团队出使西域的故
事，一些圈内人士认为，无论从题材、思想性或艺术
性上来看，有问鼎奖项的实力。 省作协主要领导曾两
次慰问，对老作家表示关怀和认可。

评价机制的失衡值得警惕。 作品研讨会上的一
片颂扬，文学评奖中的平衡照顾，都可能使作家对自
身水平产生误判。 健康的文学批评应当是“镜子”而
非“蜜糖”，本土文学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与批判性，
难以为作家提供有价值的反思视角。 这种评价环境
的软化，使一些作家沉溺于地方性满足，丧失了艺术
上不断精进的动力。

文化传统的断层也不容忽视。 安康历史上虽有
过诸如“汉调二黄”等民间文艺的繁荣，但严格的文
人创作传统相对薄弱。 与关中、陕北等陕西文学重镇
相比，安康缺乏深厚的文学积淀与清晰的传承谱系，
当代安康作家难以从本土前辈那里获得足够的精神
滋养与和艺术借鉴。

突围：从“高原”到“高峰”

面对多重困境， 安康作家群需要一场自觉的突
围。 这种突围不是对地域性的否定，而是对地域性的
超越；不是对传统文学的割裂，而是对传统文学的创
造性转化。 基于对安康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我认
为至少有以下几条路径值得探索。

增强“文学共同体”意识。 安康作家群不应只是
地理意义上的集合，而应成为精神上的共同体。 这种
共同体的核心不是人情维系， 而是对文学价值的共
同坚守，应该增强团结，抱团取暖。 有关方面应该建
立常态化的作品研讨机制，邀请各地知名作家、评论
家参与，打破地域局限；文学内刊不仅要发表作品，

更要刊载严肃而深刻的批评文章， 形成真实的文学
对话；组织跨地区的作家交流，让安康作家走出秦巴
山区，感受不同的文学氛围。 通过这些举措，逐步构
建一个开放、多元、专业的文学场域，让作家们在碰
撞与交流中相互激发，促进提高和突破。

深入生活，避免符号化的地域表达。 “生活是文
学创作的唯一源泉。 ”安康作家群需要警惕对地域文
化的符号化消费，避免将汉水、秦岭简化为风景明信
片式的存在。 作家们要沉下心来，进行有深度的田野
调查， 像社会学家那样理解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
与人心浮动。 例如，汉水航运的兴衰背后是何种经济
逻辑， 秦巴山区的脱贫攻坚给乡村伦理带来了哪些
冲击，都值得观察和研究。 只有穿透地域表象，感知
到百姓的心声，安康文学才能获得超越地域的共鸣。

探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策略。 在信息爆炸的今
天，本土作家更需要主动适应新的传播环境。 可以尝
试与影视、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跨界合作，扩大文
学作品的影响半径；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
新媒体渠道，建立作家个人品牌；与旅游、文创产业
结合，开发文学衍生品，实现文学价值的多维转化。
传播不是对文学的亵渎， 而是让文学抵达更多读者
的心灵。 关键是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文学的纯粹性与
深刻性，避免为迎合市场而降低艺术水准。

帮助老作家，培养青年作家。 如果有斩获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的作品出现，就将产
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大大提振安康作家群的信心，同
时大大提高安康的文学地位和文化影响力。 有人说，
安康文学有“高原”无“高峰”。 我认为，“高峰”是存在
的，只是还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创作一部
堪称“高峰”的文学作品，除了需要作家具备一定的
艺术天分和远大志向之外， 还往往需要作家几十年
的学习、积累和矢志不渝的定力。 对青年作家，可实
施导师制， 邀请资深作家对青年写作者进行一对一
指导。 青年作家的成长不能仅靠自发摸索，而应有计
划、有步骤地引导他们度过创作初期的迷茫阶段。 若
有条件，还可设立青年创作基金，对有潜质的重点青
年作家给予持续资助。

寻求政府支持与文学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地方
政府对文学事业的支持至关重要， 但这种支持必须
尊重文学规律，避免过度干预创作自由。 可设立一笔
文学发展基金，政府提供资金但不主导评审；将文学
成果纳入地方文化考核指标， 但评价标准需要专业
人士制定；举办有特色的文学活动，但避免形式主义
的“文化政绩工程”。 只有在保障文学自主性的前提
下，外部支持才能真正转化为创作生产力。

结语：篝火的重燃与照亮

秦巴汉水之畔的文学篝火， 曾经温暖过无数心
灵。 在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 这团精神篝火依然珍
贵，我们应该予以守护。 但守护不应是固守，而应是
不断添柴、拨亮的过程。 安康作家群面临的困境，某
种程度上是中国基层文学群体的共同困境； 而安康
文学的突围之路， 也可能为类似地区提供有益的参
照和借鉴。

文学的伟大，在于它既是地域的，又是超越地域
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当安康作家
群既能深入秦巴山区的褶皱， 又能触摸人类共通的
情感； 既能扎根汉水文化沃土， 又能具备现代性视
野；既有个人努力，又有外力加持，扎根在这片土地
的文学之树就将迎来新的可能。

期待更多安康作家完成从“地方队”到“国家队”
的跃升，让秦巴山间的文学篝火燃得更旺，不仅温暖
一方水土，而且照亮更广阔的天空！

让秦巴汉水燃起熊熊的文学篝火
———安康作家群建设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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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菜园都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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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音出山泉 （中国画） 樊光矢 作


